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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库什王纪》看古代伊朗与东亚之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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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英军

内容提要: 受益于伊朗人结合前伊斯兰时代传说和伊斯兰时代获取的新知而重述历史的文学传统，

《库什王纪》这部史诗提供的大量地理信息可放在其成书时代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并与穆斯林古

典历史地理著作的有关记载相互印证。这显示出古代伊朗人对连结已知世界东西方的交通路线及其途

经地域有很好的认知，这与很早就已发生在欧亚大陆上的大范围物质和文化交流密切相关。《库什王

纪》所载古代伊朗与东亚之间的交通路线明确显示出其商路本质。

关键词: 《库什王纪》 伊朗 东亚 交通路线 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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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什王纪》 ( Kūshnma) 是一部长逾两万行的伊朗民族史诗，① 由伊朗尚·本·阿比尤黑

尔 ( rnshn b. Abī al-Khayr) ② 在 12 世纪初吟诵成诗。史诗讲述上古君王贾姆希德 ( Jamshīd)

失去真神的佑护，异族首领佐哈克 ( Z·ah·k) 随即入主伊朗称世界之王; 一千年后，贾姆希德后

裔———法里东 ( Firīdūn ) 击 败 佐 哈 克 重 夺 王 位。这 是 一 段 重 要 的 伊 朗 古 代 传 说，菲 尔 多 西

( Firdawsī) 的《列王纪》 ( Shhnma) 对其有详述，在《泰伯里历史》 ( Trīkh-i T·abarī) ③、《黄

金草原》 ( Murūj al-Zahab wa Madin al-Jawhar) ④ 等早期穆斯林历史著作中也均有记载。然而，

贾姆希德后裔在佐哈克君临天下时代的流亡生涯，在上述文献中仅被一笔带过。《库什王纪》则

以很大篇幅叙述了他们辗转于东方世界的经历，并明晰地描述出古代伊朗与东亚之间的交通路

·36·

①

②

③

④

本文所引用外语文献之译文，若非特殊注明，均为笔者自译。另，本文在注释中列出波斯语文献出版信息

时，将伊朗历纪年亦置于经换算的公历纪年后面括号内标明。S. H． 即 Solar Hegira 的缩略。
关于这位诗人的名字尚存争议，一说应作伊朗沙赫·本·阿比尤黑尔 ( rnshh b. Abī al-Khayr) 。
即伊朗裔穆斯林历史学家伊本·贾里尔·泰伯里 ( Ibn Jarīr al-Tabarī，839-923) 用阿拉伯语所著《历代先知

和帝王史》 ( Trīkh al-Ｒusul wa al-Mulūk) 。
阿拉伯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家马苏第 ( Ibn Alī al-Masūdī，896-957) 所著，书名直译应为《黄金草原和珠玑宝

藏》，《黄金草原》是其汉译本略称书名。



线，该路线沿途地理信息与诸多穆斯林古典历史地理著作所载内容亦可相互印证。①

一、《库什王纪》所记伊朗与东亚交通路线的两端

按《库什 王 纪》， 贾 姆 希 德 败 亡 后， 其 后 裔 族 人 离 开 伊 朗， 经 由 秦 ( Chīn ) 和 马 秦

( Mchīn) ② 一路东迁，直抵巴希拉 ( Basīl) 避难，后又返归伊朗。贾姆希德族人流亡之路的起

点和返国之路的终点，都在伊朗古称泰伯里斯坦 ( T·abaristn) ③ 之地，既是古代伊朗传说中天下

王族———法里东家族的统治核心区，又是在伊斯兰时代发出复兴古伊朗文化先声的地区。他们足

迹所及最远之处则是世界东方尽头。
( 一) 伊朗端: 贾姆希德-法里东家族王庭所在———泰伯里斯坦

《库什王纪》并未明示贾姆希德族人自何处出发逃离伊朗。按 《泰伯里斯坦史》 ( Trīkh-i
T·abaristn) ，古时的泰伯里斯坦，有些地方高山与大海相连; 到了贾姆希德的时代，民众在他的

带领下移山填海，使那些地区成为平地而宜居; 贾姆希德还为山中居民建造了一些城堡。④ 另据

《巴尔阿密历史》 ( Trīkh-i Balamī) ⑤，毕瓦尔阿斯布 ( Bīvar-asp) ⑥ 崛起之时，贾姆希德居住于

泰伯里斯坦的达玛万德 ( Damvand) 山中; 当他获悉外敌大军来犯，便逃走并躲藏起来。⑦ 据此

可知，贾姆希德族人外逃之前就定居在泰伯里斯坦，该地可被视为他们东迁之路的起点。
《库什王纪》在叙述贾姆希德族人回到伊朗的情节时，明确指出他们抵达 mul 并躲避在那

里。据《世界境域志》 ( Hudūd al-‘lam: Min al-Mashriq Il al-Maghrib) ，mul 是位于里海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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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库什王纪》所载古代中国地理信息、东亚古国新罗、中伊交通路线等问题，笔者曾在另一篇文章中

提及，参见拙文: 《伊朗民族史诗〈库什王纪〉里的古代中国名称与中波交通路线》，程彤主编: 《丝绸之路

上的照世杯——— “中国与伊朗: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西书局，2016 年，第 54
～ 66 页。

在《库什王纪》及其后的很多波斯语文献中，“秦”通常指向中亚地区和中国西北部地区，“马秦”通常指

向中国东南部地区。笔者曾就此问题作详细论述，参见拙文: 《伊朗史诗〈库什王纪〉所载古代中国地理信

息刍议》，朱玉麒主编: 《西域文史》第十辑，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33 ～ 252 页。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中记作“陀拔思单”: “西域有陀拔思单国，在疏勒西南二万五千里，东

距勃达国，西至涅满国，皆一月行，南至罗刹支国半月行，北至海两月行。”〔宋〕欧阳修，宋祁撰: 《新唐

书》，中华书局，1975 年，第 1154 页。
Ibn Isfandiyr，Trīkh-i Tabaristn ( 《泰 伯 里 斯 坦 史》) ，vol. I，ed. Abbs Iqbl shtiynī，Tehran: Kalla
Khvar，1941 ( S. H. 1320) ，p. 74.
即巴尔阿密 ( Abū Alī Muhammad Balamī) 在萨曼王朝 ( Smniyn / Samanid dynasty，892-999) 时期对《泰

伯里历史》所作整体缩略、局部又有增补的比较自由的波斯语翻译。
在《列王纪》《库什王纪》《泰伯里历史》《黄金草原》等多部穆斯林古典文献中，均有毕瓦尔阿斯布与佐

哈克是同一人的记载。
Abū Alī Muhammad b. Muhammad b. Balamī，Trīkh-i Balamī ( 《巴尔阿密历史》) ，ed. Muhammad Taqī Bahr
( Malik al-Shuar) ，Tehran: Kitbfurūshī-yi Zavvr，1974 ( S. H. 1353) ，p. 132.



的泰伯里斯坦地区的一座大城，是泰伯里斯坦王的驻地。① 《元史·西北地附录》记有 “阿模

里”，② 便指此地。本文即以“阿模里”作为该地汉译名。按 《列王纪》，法里东成为世界之王

并巡行天下以后，来到其幼年生活之地驻扎下来:

他经过阿模里到了塔米沙③ ( Tamīsha) ，就端坐在那著名的丛林里。④

据《世界境域志》，塔米沙和阿模里均为泰伯里斯坦的城镇，因而法里东的王庭驻地就在古称泰

伯里斯坦，今里海南岸的马赞达兰 ( Mzandarn) 地区。该地位于厄尔布尔士 ( Albūrz) 山脉与

里海之间，在历史上数次成为伊朗人抵御外来入侵的最后根据地，因而比其他地区更好地保存了

伊朗传统文化。《库什王纪》所载贾姆希德族人返归伊朗之路的终点亦在此地。
( 二) 东亚端: 原型为新罗的世界东方尽头———巴希拉

据《库什王纪》，贾姆希德族人流亡之初避居于秦。在占据伊朗的世界之王佐哈克委派其兄

弟库什 ( Kūsh) 赴秦为王的情况下，贾姆希德后裔难以在那里长期安稳度日。于是， 《库什王

纪》讲到他们另有一个合适的避难所———巴希拉。该地曾被马秦王巴哈克 ( Bahak) 称作 “另一

个马秦”:

有两个马秦一个在 ［我］ 这儿，［要去另一个］ 首先应该来我的马秦

( 第 2108 联) ⑤

它是位于马秦以东的一座海中大岛:

然后那时有一个月的水上路程，［你］ 应该迅速地乘船而去

你会看到一座头顶月亮的高山，它的长度、宽度和高度都是惊人的

它上面的芦苇从大海伸到空中，按照发号施令的耶兹丹 ( Yazdn) ⑥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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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Hudūd al-lam: Min al-Mashriq Il al-Maghrib ( 《世界境域志》) ，ed. Manūchihr Sutūda，Tehran: Kitbkhna-yi
Tahūrī，1983 ( S. H. 1362) ，p. 145.
〔明〕宋濂等撰: 《元史》，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573 页。柯劭忞撰《新元史》卷五一《西北地附录》增

补: “阿模里。《大典图》直里海正南，为马三德兰部之会城。”屠寄撰《蒙兀儿史记》卷一六〇《地理志》
又增补: “阿模里。城名。直里海之南，本唐陀拔斯单国地。今波斯祃拶答而部会城也。”《元史二种》，上

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9 年，第 1 册，第 265 页; 第 2 册，第 1092 页。马三德兰和祃拶答而均指里

海南岸的 Mzandarn ( 亦称 Mzandar) 地区，即伊朗古称泰伯里斯坦、中国古称陀拔思单之地。阿模里是位

于该地区的古城 mul，今伊朗马赞达兰省的阿莫勒。王治来在《世界境域志》汉译本 ［转译自米诺尔斯基

( V. Minorsky) 的英译本］ 中将其译作“阿模里”。参见佚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志》，上海古籍出

版社，2010 年，第 146 页。
《元史》卷六三《西北地附录》记有“塔米设”。〔明〕宋濂等撰: 《元史》，第 1573 页。《新元史》卷五一

《西北地附录》增补: “塔米设。达拔里斯单部属城。”《蒙兀儿史记》卷一六〇《地理志》又增补: “塔米

设。城名。洪侍郎云在里海东南隅，阿拉比语曰塔米斯，波斯语类乎塔米赛。本陀拔斯单部地，今属波斯祃

拶答而部。”《元史二种》，第 1 册，第 265 页; 第 2 册，第 1092 ～ 1093 页。即《世界境域志》汉译本所记

“塔米沙”。参见佚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志》，第 145 ～ 146 页。
Abū al-Qsim Firdawsī，Shhnma，vol. I，on the Moscow Copy Basis，Tehran: Hirmis，2003 ( S. H. 1382 ) ，

p. 48. 汉译可参见菲尔多西著; 张鸿年，宋丕方译: 《列王纪全集》第一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 年，第

108 页。此处译文略有改动。
本文引 用《库 什 王 纪》的 诗 句，原 文 均 出 自 rnshn b. Abī al-Khayr，Kūshnma，ed. Jall Matīnī，Tehran:

Ilmī，1998 ( S. H. 1377) ，笔者的汉译在引文后面直接标注联数，不再单独标明出版信息和页数。
琐罗亚斯德教神祇的统称。



它的长度有二百法尔生格 ( Farsang) ①，它的长度和宽度是一样的

( 第 2109 ～ 2112 联)

其地虽不及秦与马秦广大，却繁华美好如同天园:

在那山中有八十座出众的城市，任何一个都比马秦和秦的

那四千个城市更美好，［其中］ 有十个满是花园和硕果累累的果树

( 第 2113 ～ 2114 联)

巴希拉位于汪洋大海之中，四周皆为陡峭高山，仅有一条险窄山道可通往其内陆的民居繁华

之地，有规模庞大的军队守卫，在三千年的时间里从未被外人攻占，② 堪为贾姆希德族人的理想

避难所。以上对巴希拉的描述大约是在故事流传过程中被虚构出来的，那么，巴希拉这个地名的

由来，或者说《库什王纪》中这个国度的原型又是何地呢? 《库什王纪》的校注者马提尼 ( Jall
Matīnī) 在该书“导言”中已将穆斯林历史地理文献中类似 Basīl 的各种记录整理为四类，并指

出这些都是新罗 ( Sīl) 的译名:

1 al-Sīlī，al-Saylay，al-Sīlī，al-Sīl，Sīlay，Sīl;

2 al-Sil，jazīrat al-Sil，Sil，jazīra-yi Sil;

3 Basīl，Basil Mchīn-i andarūnī，Kasīl，Lasīl，Sabīl;

4 al-Shayl，Shīl，al-Shabul. ③

如马提尼的考察结果所示，很多穆斯林史地学者都曾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到世界东方的新罗，

但此地名的阿拉伯文和波斯文拼写有多种形式。《道里邦国志》等较早的穆斯林史地文献常把倭

国 ( al-Wqwaq 或 Vqvq) ④ 与新罗 ( al-Shīl) 相继记录在与中国 ( al-S·īn) 有关的部分。成书

稍晚的《世界志》 ( Jahnnma) 中则有这样的记载: “［世界的］ 东方是中国 ( 秦) 的诸城镇，

以及被人们称为马秦的内中国 ( Chīn-i andarūnī) ，还有 Lasīl和 Vqvq 的国度。”⑤该书校订者

里亚希 ( Muhammad Amīn Ｒiyhī) 将 Lasīl注释为 “al-Shīl”，即新罗。可见，《世界志》正确

地把马秦、新罗和日本归纳在同一地域，但其记录的新罗之名呈现为 Lasīl这样的异体。Lasīl、
Basīl 以及 Sīl /al-Sīl、Shīl /al-Shīl 在波斯文抄本中的写法其实非常相近，不过稍有 “笔画”

长短或“点”数多少的区别。

有关巴希拉与新罗关系的详细考证足可单成一文，而对本文理清 《库什王纪》所记伊朗与

东亚之间的交通路线之目的来说，基于以上信息可做出推论: 这条路线的东方一端在中国以东、

与大陆隔海相望的岛国巴希拉，原型是朝鲜半岛古国新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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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长度单位，又作“法尔萨赫” ( farsakh) 。1 法尔生格约合 6. 24 公里。
rnshn b. Abī al-Khayr，Kūshnma，ed. Jall Matīnī，pp. 263-264.
Jall Matīnī，“Muqadama” ( 导言) ，rnshn b. Abī al-Khayr，Kūshnma，ed. Jall Matīnī，p. 75.
在《世界境域志》中，Vqvq 被当作中国的一个省份，汉译为“佤克瓦克”。佚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世界

境域志》，第 50 页。宋岘将《道里邦国志》中的 al-Wqwaq 汉译为瓦格瓦格，并作注释说 “即倭国”。伊

本·胡尔达兹比赫著; 宋岘译注: 《道里邦国志》，中华书局，1991 年，第 72 页。
Muhammad b. Najīb Bakrn，Jahnnma，ed. Muhammad Amīn Ｒiyhī，Tehran: Ibn-i Sīn，1963 ( S. H. 1342) ，p. 9.



二、交通路线详情及沿途地理信息

( 一) 贾姆希德族人东迁之路

据《库什王纪》，贾姆希德在大势已去之时，把自己的族人从伊朗送至位于秦境的一片名叫

Arghūn 的丛林，让他们藏匿于其中静候家族复兴的时机。① 数百年后，贾姆希德族人行踪暴露，

随即遭到佐哈克族人的追杀。② 关于贾姆希德族人最初在秦的藏身处———Arghūn，诗中这样

写道:

他 ( 贾姆希德) 把自己的妻子连同两个孩子，随同自己和亲人们带到

秦的一个称为 Arghūn 的地方，全部大地上看到的都是丛林

Arghūn 在哈利尔 ( H·arīr) 山③的中间，雄鹰也无法从它上面飞过

他的妻子也是秦之王④的女儿，他给了她一个无所不有的宝藏

( 第 717 ～ 720 联)

Arghūn 与突厥语中的 Arγūn 在阿拉伯字母体系下的原文拼写完全相同。伯希和认为突厥语

中作为部落名的 Arγūn 与作地名的 Arγū 是同一个词。⑤ 《突厥语大词典》中有 Arγū 词条: 两山

之间。由此将怛逻斯和巴拉萨衮⑥之间的诸城市也称作 “Arγū”，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两山之

间。⑦ 杨志玖在其所撰《元代的阿儿浑人》一文中，通过援引 《元史·薛塔剌海传》中阿鲁虎⑧

与赛兰⑨并置———两地皆在巴剌沙衮附近，并指出蒙古时代有些收声为元音的名词缀有尾音 n，

支持伯希和以《突厥语大词典》中的 Arγū 为 Arγūn 的观点; 他还指出巴托尔德提到的 Arghūn 部

落之名亦为《突厥语大词典》中 Arγū 这个地名，该专名有阿儿浑、阿鲁浑、阿鲁温、阿剌温、
阿儿温、阿鲁虎、合鲁温等多种汉译。瑏瑠 萧启庆称阿鲁温 ( Arghun) 是中亚信奉回教的一个部

族，主张阿鲁温人原在怛逻斯和巴剌沙衮之间，即是综合采纳了喀什噶里、伯希和、杨志玖的考

证。瑏瑡 本文取 Arghūn 对音译名为阿儿浑。
贾姆希德族人藏身于阿儿浑期间，遭到秦王库什统兵攻击。在双方作战的情节中，另一个秦

境内的地名———Kuj 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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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rnshn b. Abī al-Khayr，Kūshnma，ed. Jall Matīnī，pp. 187-188.
rnshn b. Abī al-Khayr，Kūshnma，ed. Jall Matīnī，pp. 204-257.
该词在波斯语中多作丝或丝绸之意，偶尔用作蛛网。另据《德胡达大辞典》 ( Loghatnme: Encyclopedic Dic-
tionary) ，Harīr 还是一座黑色的山的名称。根据上下文判断，此处译为丝绸或蛛网都似不妥，暂且音译为哈

利尔山。
指佐哈克派遣库什赴秦之前，当地原来的王———玛汉格 ( Mhang) 。
参见 Paul Pelliot， “Argon”，Notes on Marco Polo I，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Librairie Adrien-Maisonneuve，

1959，pp. 47-51。
其汉译名更多见为“巴剌沙衮”或“八剌沙衮”。
麻赫穆德·喀什噶里著; 校仲彝等译: 《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民族出版社，2002 年，第 137 页。
杨志玖认为是 Arγū 的对音。
又称塞兰或塞蓝，唐时称为白水城，阿拉伯语作 Isfījb，波斯语作 Sipījb。
参见杨志玖: 《元代的阿儿浑人》，杨志玖: 《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28 ～ 230 页。
参见萧启庆: 《元代科举与菁英流动: 以元统元年进士为中心》，萧启庆: 《内北国而外中国: 蒙元史研究》，

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08 ～ 209 页。其论述过程详见第 209 页的注释①。



他 ( 库什) 从秦和马秦召集来军队，好像在那里没有剩下一个骑兵

一支大军来到 Kuj，原野和大山由于他们的马蹄铁而疲惫不堪

( 第 1259 ～ 1260 联)

据波斯语大词典 nandirj① 的解释: Kuj 曾是中国 ( Chīn) 地区一座城市的名称。鉴于在波斯

—阿拉伯语古代文献抄本中，Jīm 和 Cha 这两个字母经常不加区分而均写作 ，位于秦的 Kuj 很

有可 能 就 是 Kuch。据 《世 界 境 域 志》: Kuch 位 于 边 境， 属 中 国， 常 为 九 姓 古 思 人

( Tughūzghūziyn) 所袭掠，是一座非常美好宜人的城市。② 米诺尔斯基 ( V. Minorsky) 曾在 《世

界境域志》英译本中对 Kuch 作注: Kuch 是一座位于塔里木盆地北缘的著名城镇，即汉语中的

龟兹。③《西域地名》亦有 Kucha 词条: “库车，昔之龟兹，亦作鸠兹。”④王治来也在 《世界境

域志》汉译本中将 Kuch 译为库车。⑤ 米诺尔斯基在上述注释中还通过指出喀什噶里的 《突厥语

大词典》将 Kusan 解释为“一座回鹘人边境上被称作 Kuj 的城市之名”，而以 Kusan 为 Kuch 的

另一形式。⑥ 阿拉伯语没有 Cha 这个字母，在外来语专名中常以 Jīm 代替之，因而在以阿拉伯语

解释突厥语词汇的《突厥语大词典》中，Kuch 便被记作 Kuj。《突厥语大词典》汉译本亦将原

文中的 Kuj 直接译作库车: “Kusan ( Küsn) : 龟兹。库车 ( Kuj) 城的别名。这个城市坐落在

回鹘人的边境上。”⑦ 由是可判定，波斯语文献中作为位于秦之城市名称出现的 Kuj 与 Kuch 实

则二而一，均指库车，亦即龟兹。

另据《库什王纪》，秦的都城是胡姆丹 ( Khumdn) 。该词源于上古汉语 “咸阳”的对音，⑧

在后世穆斯林史地文献中还有 Khubdn 等其他拼写形式，概指中国的都城。阿布·赛义德所作

《〈中国印度见闻录〉续编》以胡姆丹称呼在黄巢之乱中陷落的中国京城; ⑨ 米诺尔斯基则在

《世界境域志》的英译本中，径于 Khumdn 后面的括号内标注 Chang-an-fu，即长安府。瑏瑠 根据

《库什王纪》的叙事，秦王库什常驻于胡姆丹，讨伐贾姆希德族人之时，他先自秦与马秦征召大

军，后在向阿儿浑进军的路上来到库车。据此可得推论: 阿儿浑与库车皆位于秦境，后者相较于

前者距秦的都城胡姆丹更近。

凭借往来于秦与马秦之间的商队的指引，贾姆希德曾孙阿贝廷 ( btīn) 率族人避开秦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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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编纂完成于伊斯兰历 1306 年，即公元 1888 年。
Hudūd al-lam: Min al-Mashriq Il al-Maghrib，ed. Manūchihr Sutūda，p. 62.
Hudūd al- lam: the Ｒegions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and explained by V. Minorsky，with the preface by
V. V. Barthold，Oxford: Messrs. LUZAC ＆ CO.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37，p. 232.
冯承钧原编; 陆峻岭增订: 《西域地名》 ( 增订本) ，中华书局，1982 年，第 55 页。
佚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志》，第 52 页。
Hudūd al-lam: the Ｒegions of the World，trans. V. Minorsky，p. 232.
麻赫穆德·喀什葛里著; 校仲彝等译: 《突厥语大词典》第一卷，第 426 页。
亦有汉译作“库姆丹”。关于该词溯源较为全面的论述见于高田时雄所作《Khumdan 的对音》一文。文中全

面整理了有 Khumdan 一词出现的文献; 作者还综合长期以来多位学者的有关研究，基于古粟特语的记载与

汉代以前的上古汉语“咸阳”的发音作了详细的对音论述，最终得出结论: 中国以西诸语言中的该词源于

上古汉语“咸阳”的对音。参见高田时雄: 《Khumdan 的对音》，朱凤玉，汪娟编: 《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

寿论文集》，台北: 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0 年，第 965 ～ 976 页。
穆根来，汶江，黄倬汉译: 《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华书局，1983 年，第 96 页。
Hudūd al-lam: the Ｒegions of the World，trans. V. Minorsky，p. 84.



什的重兵围剿继续东逃，用十余天时间沿一条隐秘小路翻越高山而进入马秦。面对库什的军事压

力，马秦王巴哈克不敢收留逃亡者，他们遂未在马秦逗留，而是直接穿越其地来到海边。贾姆希

德族人在海边得到马秦王暗中资助的船只、水手和给养，旋即登船出海，踏上东迁的最后一段旅

程。经一个月的航行，他们终于抵达位于世界东方尽头的巴希拉，在那里得到可靠的庇护。①

( 二) 贾姆希德族人西归之路

流亡巴希拉多年以后，阿贝廷得到先祖贾姆希德的梦谕———令其率众返回伊朗。因自巴希拉

经秦与 马 秦 通 往 伊 朗 的 陆 路 被 库 什 之 子———已 继 任 为 秦 与 马 秦 之 王 的 象 牙 库 什 ( Kūsh-i
Pīldandn) 严密监控并重兵把守，贾姆希德族人只得以一位巴希拉老水手为向导，自巴希拉乘

船出海，绕道返回伊朗:

人们升起了所有的船帆，用一个星期时间经过岛屿

他 ( 老水手) 这样驾驶着而耶兹丹护佑着他，没有让一天无风

没有无风 ［之日］ 也没有狂风 ［之时］，耶兹丹一直在背后佑护那人

水手这样驾着船一直到了五个月，他没有休息也没有绕路

卡夫山 ( kūh-i Qf) ② 出现在左边，它好似与天穹比肩列队一直延伸

他们沿着山脉又经过了四个月，这样直到日子到了十个月

他们到了雅朱者 ( Yajūj) ③ 附近，有很大一群人和一条长长的山脉

( 第 4057 ～ 4063 联)

据伊朗古代神话，卡夫山环绕于大地边缘，大地四周皆为大海。由于巴希拉位于大地东方的

海中，贾姆希德族人自此地出发后，首先要长时间航行在环绕陆地的海上。因此，从卡夫山位于

船队左边这一点即可判定，船队在前五个月里先是朝向北方和西北方航行。鉴于阿贝廷一行沿卡

夫山又航行四个多月，即在出发后的第十个月见到卡夫山上众多的怪物———雅朱者，可知船队此

时抵达大地的东北边缘。

在《库什王纪》此后的情节中，船队沿卡夫山再航行五个月到达山脉分叉处，这应是沿大

地北部边缘自东向西的一段行程。当岸边出现开阔地时，阿贝廷率众登陆并在那里逗留四个月。

其间，他派出一个小分队去探路。小分队先用一个月的时间翻越卡夫山，又用一个月的时间穿过

Bulghr 和 Saqlb 的土地，进抵达曼丹海 ( dary-yi Damandn) 边。阿贝廷率众来到此地后，购

船再度下海，不久到达可以看见雪山的 Khazar。穿越该地后，一行人在吉朗海 ( dary-yi Gīln)

上又航行了三个星期，终于抵达目的地阿模里。④ 这段行程中出现多个地名，下面逐一辨明其地

理位置。
Bulghr 在波斯语中既指今天的保加利亚共和国，又指古时的保加尔人或其地。7 世纪，曾

有多支保加尔人自黑海北岸草原向外迁徙，其中两支比较重要。一支向西南方来到多瑙河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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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nshn b. Abī al-Khayr，Kūshnma，ed. Jall Matīnī，pp. 257-278.
伊朗古代神话中围绕世界的大山脉，太阳从其后面升起。本文采用该山脉在张鸿年、宋丕方翻译的《列王

纪全集》中的汉译名。
《古兰经》所载野蛮人族群。
rnshn b. Abī al-Khayr，Kūshnma，ed. Jall Matīnī，pp. 364-366.



在黑海西岸建立保加利亚王国; ① 另一支向东北方进入伏尔加河流域，即 《元史·西北地附录》

所载“不里阿耳”②。按《库什王纪》的叙事，贾姆希德族人自大地北缘出发，先翻越大山进入

Bulghr，再穿行 Saqlb，此处的 Bulghr 指东迁的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之地的可能性更大，因此本

文采用《元史》所记其古称“不里阿耳”。

Saqlb 又作S·iqlb。《德胡达大辞典》对其解释为: “从突厥斯坦 ( Turkistn) 直到接近鲁姆

( Ｒūm) ③ 北部尽头的地域”。据《世界境域志》，该地位于格鲁吉亚海 ( dary-yi Gurz［iyn］，即

黑海) 和鲁姆以北; 王治来将其汉译作“斯拉夫国 ( 撒吉剌) ”。④ 该地名在 《列王纪全集》中被

汉译为“萨格拉布”; 《元史·西北地附录》记其名作 “撒吉剌”。⑤ 《库什王纪》中的 Saqlb 即

为此地，本文采用其汉译古称“撒吉剌”。

据《库什王纪》，dary-yi Damandn 是撒吉剌所临之海，旁边有雪山。贾姆希德族人首先乘

船渡过这片海域，然后经陆路穿行 Khazar，再进入吉朗海。吉朗 ( Gīln) 是位于里海南岸偏西

的一片地域，吉朗海即里海。此处的 Khazar 遂指可萨人兴起的高加索地区。《道理邦国志》汉译

本中有多处根据中国史料记载，将 Khazar 译作 “可萨突厥”; ⑥ 《世界境域志》有 “关于可萨人

的地区” ( sukhan andar nh·iyat-i Khazarn) 的专章，王治来汉译为 “关于可萨国”。⑦ 据 《库什

王纪》，可萨人之地在达曼丹海与吉朗海之间，现已知高加索地区在黑海与里海之间，吉朗海指

里海，达曼丹海便当指黑海——— 《世界境域志》所记撒吉剌南临格鲁吉亚海 ( 黑海) 亦为佐证，

附近雪山即高加索山脉。黑海航道是古代丝绸之路由中亚通往罗马的北线必经之路; 达曼丹海处

于阿贝廷率众一路行商而穿越欧洲返回伊朗的路上，正与此情况相合。另外，达曼丹海字面意思

是“地狱海”; 据说黑海因其水色深暗、多风暴而得名，亦与地狱海之称谓相符。

综上，《库什王纪》对贾姆希德族人西归之路前半段的描述相对模糊，使之呈现为一条难于

稽考的“北冰洋航线”; 而后半段，尽管海路与陆路交杂，书中对其沿途地理信息所作描述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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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伽特 ( J. Marquart) 曾认为《世界境域志》中的“内保尔加国” ( Bulghr-i andarūnī) 是多瑙河保加尔人之

地。但据该书记载，内保尔加国在撒吉剌 ( Siqlb) 以东、格鲁吉亚海 ( dary-yi Gurz，即黑海) 以北，似

指伏尔加河保加尔人之地或保加尔人自黑海北岸外迁之前所在之地。参见Hudūd al-lam: Min al-Mashriq Il
al-Maghrib，p. 187 ＆ pp. 189-190。汉译见佚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志》，第 190、193 页。
〔明〕宋濂等撰: 《元史》，第 1570 页。另据《新元史》卷五一《西北地附录》增补: “不里阿耳。部族名，

亦城名，又作布尔嘎尔。《大典图》在钦察东北。唐波腊国。”《元史二种》，第 1 册，第 265 页。
Ｒūm 一词在现代波斯语中意为“罗马”。但在波斯语兴起的时代，伊朗文化大陆的西北方是东罗马，即拜占

庭帝国，因而在古典波斯语文献和文学作品中，Ｒūm 一词主要指东罗马。另外，更早的亚历山大帝国在伊

朗文化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因此中古时期的波斯语词 Ｒūm 有时也指马其顿亚历山大时期以及之前的希腊。
在未提及具体时代背景的情况下，Ｒūm 在波斯语文献中一般特指以安纳托利亚高原为主体的小亚细亚地区，

但在承载着古伊朗人集体记忆的伊朗史诗文学传统中，这个国度疆域辽阔，包含欧洲的大片地区。另有汉译

作“罗姆国”，参见佚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志》，第 186 页，及注①。本文按原文对音译为“鲁姆”。
参见Hudūd al-lam: Min al-Mashriq Il al-Maghrib，p. 187。汉译见佚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志》，第

190 页。
〔明〕宋濂等撰: 《元史》，第 1570 页。另据《新元史》卷五一《西北地附录》增补: “撒吉剌。部族名，

亦城名。斡罗斯之属地。”《元史二种》，第 1 册，第 265 页。
参见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著; 宋岘译注: 《道里邦国志》，第 127 页。
参见Hudūd al-lam: Min al-Mashriq Il al-Maghrib，pp. 192-193。汉译见佚名著; 王治来译注: 《世界境域

志》，第 198 ～ 199 页。



清楚，且与我们今天所知实际地理状况高度相符。

三、从 《库什王纪》成书时代背景看其所记交通路线

发端于《阿维斯塔》 ( vist / Avesta) 文献传统创世神话的“大地七境域说” ( haft kishvar)

是伊朗传统的地理观念，其核心内容是大地分为以伊朗为中心的七片区域。① 在波斯语史诗迅速

兴盛起来的早期伊斯兰时代，伊朗人把对世界地理状况的实际认知与 “大地七境域说”相结合。

比鲁尼 ( Abū Ｒayhn Bīrūnī，973-1048) 曾写道: “波斯人把世界各国 ( mamlakat-h) 分为七个

区域 ( kishvar) ”，并绘有图示以具体说明 ( 图 1) :

图 1 原图并附汉译

中央区域是伊朗 ( rnshahr) ，围绕在其周围的六个区域按顺时针顺序排布分别是印度人之

地 ( Hinduvn) 、阿拉伯与阿比西尼亚人之地 ( Arab va H· abashn ) 、密昔儿与苫国 ( Mis·r va
Shm，即埃及与叙利亚) 、撒吉剌与鲁姆 ( S·iqlb va Ｒūm) 、突厥与雅朱者 ( Turk va Yajūj) 、秦

与马秦 ( Chīn va Machīn) 。②

《库什王纪》成书距比鲁尼写下上述文字仅数十年，因而上图宜于用作这部史诗所载地理信

息的基本方位参照系。若将其顺时针旋转 150 度，并与我们今天熟悉的世界地图叠置，就会得到

·17·

从《库什王纪》看古代伊朗与东亚之交通

①

②

参见 Mihrdd Bahr，Pazhūhish-ī dar Astīr-i rn ( 《伊 朗 神 话 研 究》) ， ed. Katyūn Mazdpūr，Tehran:

Muasasa-yi Intishrt-i gh，1996 ( S. H. 1375) ，p. 142。
参见 Abū Ｒayhn Bīrūnī Khvrazmī，Al-Tafhīm: Li-avil Sinat al-Tanjīm ( 《占星学入门解答》) ，ed. Jalldīn
Humī，Tehran: Nashr-i Hum，1988 ( S. H. 1367) ，p. 196。比鲁尼用波斯语和阿拉伯语两种文字撰写了这部

书，在阿拉伯语文本中七境域的名称稍有不同，相对应分别是: 伊朗 ( rnshahr) 、印度 ( al-Hind) 、阿拉伯

( al-Arab) 、苫国 ( al-Shm) 、鲁姆与撒吉剌，( al-Ｒūm wa al-Saqliba) 、可萨与突厥 ( al-Khazar wa al-Turk) 、
中国与吐蕃 ( al-Sīn wa al-Tubbat) 。参见 Abūl-Ｒayhn Muhammad b. Ahmad al-Bīrūnī，The Book of Instruction in
the Elements of the Art of Astrology，trans. Ｒ. Ｒamsay Wright，M. A. Edin. ，LL. D. Tor. and Edin. ，London: Luzac
＆ Co. ，1934，p. 142 ( p. 240 in the Arabic manuscript) 。



图 2

图 2，从 中 可 以 看

出， 《库什王纪》

所记这条路线蕴含

的地理信息相当丰

富且准确，这不可

避免地与其成书时

代背景———伊朗 人

在伊斯兰时代重述

历史的浪潮有关。
《库 什 王 纪》

所述贾姆希德后裔

于外逃避难之后返

国 重 夺 王 位 的 传

说，无疑来源于伊

朗古老的口头和书

面传统; 大地七境

域说则继承自前伊

斯兰时代的琐罗亚

斯德 教 神 话 传 统，

佐哈克和法里东在

诗中曾被称作“七境域之王”，实则等同于“世界之王”，就是该地理观念的表现。生活于 9 世

纪的伊本·胡尔达兹比赫 ( Ibn Khurddbih) 、雅古比① ( Ah·mad al-Yaqūbī) 和马苏第同属穆斯

林古典地理学伊拉克派代表人物，他们的 “著作有两大特点，这使他们有别于本派其他地理学

家的撰著: 第一，他们的叙述遵循伊朗人的 ‘地区’ ( kishwar) 体系; 第二，他们以伊拉克与伊

朗诸郡相提并论，但以伊拉克为阿拉伯世界中心来开始区域地理学描述”，② 表明这几位早期穆

斯林史地学者也深受大地七境域说的影响，因为萨珊王朝的政治中心在帝国西部的伊拉克地区，

伊朗传统地理观念里的世界中心区域是包括伊拉克在内的伊朗。他们撰写的 《道里邦国志》、
《雅古比历史》 ( Trīkh-i Yaqūbī) 、《列国志》 ( al-Buldn) 和《黄金草原》，以及《世界境域志》

等其他早期穆斯林史地著作，录有穆斯林在军事和商业对外扩张过程中所获取的大量世界地理信

息，这些信息又对伊朗民族史诗的写作产生影响。《库什王纪》的叙事提及巴希拉 ( 新罗) 、撒

吉剌、不里阿耳等地，便是这种影响的体现。

突厥人西迁也丰富了《库什王纪》中有关伊朗东方的地理信息。10 ～ 12 世纪是波斯语史诗

创作繁荣的时代，河中地区的突厥化以及塞尔柱突厥人的势力深入西亚地区等重大历史事件也发

生于这个时期。大批突厥人进入中亚与西亚地区，给包括伊朗在内的伊斯兰世界带去一些有关东

方世界的信息; 伊朗人便在重述自己前伊斯兰时代的集体记忆时，将部分新获得的信息糅进伊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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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传说中。《突厥语大词典》于 1072 ～ 1074 年间在巴格达问世，正值东亚大陆上的宋辽对峙

时期。这部词典中有作为地名的 Arghū ( 阿儿浑) 词条，① 又有 “桃花石” ( Tavghj) 词条明确

指出马秦 ( 宋) 和秦 ( 契丹) 是两个相邻而不相同的国度。② 其后三十余年， 《库什王纪》成

书。阿儿浑等突厥语源的地理专名出现在这部伊朗史诗中，以及其中的秦与马秦明确指向两片独

立且相邻的地域，很有可能是突厥人西进所致文化融合的结果。

四、伊朗与东亚交通路线的商路本质

随着对上述《库什王纪》所及伊朗与东亚之间交通有关情节的深入考察，我们发现其中常

伴有行商的内容。

当贾姆希德族人在东迁途中被围困于秦之时，偶遇往来于秦与马秦之间的商队:

一天，一支规模惊人庞大的商队，翻越崇山峻岭穿过马秦 ［而来］

探路之人把他们带到阿贝廷这边，王向商人们询问

从这里通往马秦之路如何? 有多远? 高贵的王叫什么名字? 他是怎样的人?

( 第 2011 ～ 2013 联)

阿贝廷先请商人帮助与马秦王传递书信，又以他们为向导，率众穿过一条隐秘且艰险的山中小路

来到马秦。另外，诗中讲到往返于秦与马秦之间的商人们贩运的货物:

这些牲口身上驮的都是食物，不是可穿的也不是铺盖之物

我们要为了经商而去往秦，多年来一直自马秦运去这些东西

从那里我们要再次踏上这条道路，在货物中放入袍服、地毯和器物

( 第 2020 ～ 2022 联)

商人们自马秦向秦贩运食物，自秦向马秦贩运袍服和地毯，表明在 《库什王纪》故事形成时代

的伊朗人集体意识中，秦盛产毛纺品而马秦盛产粮食，两地风土人情有差异，在经济结构上甚至

具有互补性。正是由于这种互补的往来贸易可以带来丰厚的利润，商人们才不辞劳苦地经年往返

于两地之间。
《库什王纪》描述的贾姆希德族人返国之路包含一段自东向西绕欧亚大陆北缘近半周的海上

路线，与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南方海上丝绸之路遥相呼应。在《库什王纪》成书的时代，“南方航

线”已见诸多部穆斯林史地文献的记载，《库什王纪》却描述出一条 “北方航线”，其另辟蹊径

之举格外引人注意。于此，我们还看到史诗所载与后世一段史事的巧合。《库什王纪》成书数百

年后，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扩张，欧洲与伊朗之间的两条传统商道———经黑海与高加索地区

的北线和经地中海东岸叙利亚地区的南线———在 15 世纪下半叶相继断绝。1488 年，迪亚士绕行

好望角，开辟了通向波斯湾与伊朗进行贸易的新航线; 1515 年，葡萄牙人占领极具战略和商业

价值的霍尔木兹，控制了波斯湾贸易。在此情况下，英国人曾于 16 世纪中叶取道俄罗斯开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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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46 ～ 70 页。



往伊朗的新商路———从斯堪的纳维亚北方的海上航道去往白海之滨的阿尔汉格尔斯克 ( Arkhan-
gelsk) ，然后经伏尔加河流域和里海，绕过奥斯曼帝国的北翼去往伊朗。1562 年 11 月，英国商

人安东尼·詹金森 ( Anthony Jenkinson) 经此路线抵达伊朗，向萨法维王朝的塔赫玛斯普一世

( Shh T·ahmsp I) 递交了伊丽莎白一世的信函。然而，白海航线的危险以及伏尔加地区强盗的抢

掠，导致英国人在 1581 年放弃了这条路线。①《库什王纪》所述北方路线同样艰险而漫长，需行

船一年半的“北方航线”由撒吉剌和鲁姆的商人开辟:

从 ［巴希拉的］ 第四个侧面 ［出发］ 要在危险恐怖中，在海上航行一年半

那时才会出现海岸，正是那其中有牧场的卡夫山

人会遭受大海的折磨，心会由于航海的艰辛而感到痛苦

…………

自卡夫山会到达撒吉剌和鲁姆，可以闻到那个国度繁华的气息

从大山后面的那些城市，会有无数的商人们到来

他们每二十年到来一次，并从那里带来各种财物

( 第 2351 ～ 2359 联)

贾姆希德族人在返回伊朗的行程中，不但走的是这条商路，而且确实伴有商业活动。他们在大地

北部边缘登陆后，曾扎下营帐休整数月。其间:

人们从那些城市来到王的跟前，赞颂者和怀有善意的人们来了

每个前来的人都抚慰了他，所有人都招待了阿贝廷

每个人都在做买卖，人们的面庞由于喜悦而闪耀光芒

( 第 4098 ～ 4100 联)

贾姆希德族人继续赶路之时，也一直有商队伴随。当他们抵达达曼丹海附近:

由于商人们从撒吉剌和不里阿耳，带回了非常多的物资

他们把辎重都带到海边，在那 ［有］ 胜利运气的王的身边

开疆拓土者向他们购买了三条船，他把船只放入海中并上路

( 第 4120 ～ 4122 联)

很明显，贾姆希德族人在伊朗和东方世界之间的往来迁徙，受益于业已存在的商路。《库什

王纪》里另有象牙库什攻伐巴希拉的情节，其中又可见为实现战略意图而开发商路的反向例证。

巴希拉岛四面环山，若要进入内陆必须通过有守军把守的狭窄隘口，因此象牙库什对巴希拉的第

一次强攻以失败告终。当他再度进攻之时，采用了智取的策略。第一步，他在马秦与巴希拉两地

间建立了密切的商业往来:

他 ( 象牙库什) 看到其中一人有更多的财富，就吩咐他带领一支商队

自那以后他就向大海上路，经年累月都没有离开商队

巴希拉被马秦 ［的货物］ 填满了，他们日夜走在这条道路上

( 第 5118 ～ 5120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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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他让自己的商队给巴希拉王醍醐尔 ( T·īhūr) 贩运去兵器:

商人带来了战争器械，一天都没有在住处逗留

这样他来来回回走了三趟，他所有的货物都是锋利闪光的铁器

( 第 5175 ～ 5176 联)

最后，他派遣一百名精锐勇士随商队而去，趁隘口守卫麻痹大意而偷袭成功。①

以上例证说明，《库什王纪》中伊朗与东亚之间的交通路线，无论表现为迁徙之路还是征战

之路，其实都是商路。

五、结语

《库什王纪》所载贾姆希德族人的东迁和西归之路，不免令人联想到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

有如伊朗史诗中的“一带一路”。鉴于这部史诗是以上古传说和中古书面文献为基础，于伊朗伊

斯兰化之后被整理加工成文的，可以推断，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人就已掌握一些伊朗与东亚间海

路和陆路交通的地理知识，而这必然与历史上各部族商人在欧亚大陆上大范围的商业活动密切

相关。

最后需指出的是，波斯语史诗是由诗人基于民间口传故事吟诵而成的诗作，其中的人物、事

件和地理信息自不能作为史料考证的依据。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通过研究这些作品而了解不同维度

的伊朗民族记忆。《库什王纪》所载贾姆希德族人在往返于伊朗和东亚之间的行程中，以商队为

向导和利用商路的情节，的确宜归结为各古代族群，比如安息人、粟特人、波斯人、突厥人等，

在丝绸之路上长期而活跃的商业活动在伊朗民间传说中的反映。商业活动帮助古代伊朗人积累了

丰富而精准的地理知识，这些信息又投射在他们的口头与书面文学作品中。伊朗民族史诗与穆斯

林史地文献皆可被视为重述历史之作，《库什王纪》所载大量有关古代伊朗与东亚交通的情节亦

绝非空穴来风之说，而是某些“民间历史”片段在古代伊朗人集体记忆中的投影。

(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东方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李文博

责任校对: 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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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Pang Xiaoxiao ( 49)
Abstract: The Kushan Empire period played a transitional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entral Asia and

Northwest India，and it was also a key stage when the Silk Ｒoad in these areas gradually formed.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Kushanas，lots of cities emerged in the broad land of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which mainly located in the area with Gandhara region as a center. Meanwhile，some new cities devel-
oped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Ganges，the Indus Ｒiver Delta，Kashmir，etc. These cities were linked
by land and water routes，and thus basically decided the directions of the Silk Ｒoad in South Asian Sub-
continent.

Keywords: Kushan cities; Silk Ｒoad; South Asian Subcontinent; Hindu Kush

The Travel Ｒoutes between Ancient Iran and East Asia as Ｒeflected in Kūshnāma
Liu Yinjun ( 63)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historical geography，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and elucidating the
travel routes between Iran and East Asia as well as geographical names in relation to such routes as depic-
ted in Kūshnāma. Having benefited from the Iranian literary tradition of retelling history by combining leg-
ends transmitted in the pre-Islamic era with newly acquired knowledge in the Islamic era，a wealth of ge-
ographic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Kūshnāma could be placed against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this
epic was composed，and further verified by other Muslim classical historical and geographical works. This
paper shows that ancient Iranians had rich knowledge about the travel routes linking the east and west of
their known world together with the regions in between. Such knowledge derived from the mater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that took place much earlier on over the Eurasian continent. Ultimately， the travel
routes between Iran and East Asia as indicated in Kūshnāma reveal their fundamental nature as trade
routes.

Keywords: Kūshnāma; Iran; East Asia; travel routes; epic

Ｒesearch on the Images of Pratyekabuddha in the Kucha Caves Yang Bo ( 76)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images of people clothed in robe and flying in the sky in the mural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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